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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

心里装着农民，
也被农民装在心里

陈启文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40年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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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通往稻田的路，在长沙东郊马坡岭的树木与
田野间转弯抹角，我用脚步反复量过，从头到尾最多
也就一公里多，但每次往这路上一走，又感觉特别漫
长，这与我追踪的一个身影有关，他在这条路上已经
走了大半辈子了。“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
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带
着特有的袁隆平式幽默，却也透出一股倔强的认真劲
儿。

天增岁月人增寿，2016 年，他老人家八十七岁
了。兴许是多年来训练有素，哪怕走在狭窄的田埂
上，他的脚步也很有节奏感。当我由衷赞叹他身体好
时，他一点也不谦虚，“在这样稻田里工作，一定能长
命百岁！”

一条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
中。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一直在琢磨，那一直
支撑着他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你若问他，他便笑
道：“这还真是很难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应该说是为
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
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想能有更多
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此时，小暑已过，大暑将至，在火炉长沙，正值
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三伏天，这季节最
好是“伏”在家中，静静地享受阴凉与清福。眼前这
位老人不是没有这个福分，却没有这样的享受，因为
那田里的稻禾让他牵肠挂肚。

“我就是个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偌大一片稻田，在一座省城已经十分鲜见了。
这是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

试验田？1978 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注定是
亿万中国人要铭刻在心坎上的一年，一个依然年轻的
共和国迈进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此时已年近天命之年
的袁隆平也进入了春秋鼎盛的岁月。这年早春，那被
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北京，云开日出，而那让人们
期待已久的春风，也给在春寒料峭中匆匆行走的人们
吹来了丝丝暖意。袁隆平也从他南方的稻田里匆匆赶
来了，赶来参加他绝对不能缺席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
一个伟大时代启航的盛典，邓小平那充满了震撼力和
穿透力的讲话，成为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词，他
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再次明
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几句
话，让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猛然间有了切身的体
验，他感觉那长期束缚着自己的无形的绳子终于松绑
了，那长期禁锢着自己的桎梏也应声而解了。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和授奖仪式，袁隆平获得了全国
科学大会奖，这也是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
项。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篇 《科学的春
天》 充满激情、充满诗意的祝福与呼唤中，大会徐徐
闭幕了，而“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
来了。”后来有人评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全面推
进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国从颓败到中
兴的不朽神话。”

就在这一年，袁隆平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试验田，从此，一位享誉
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就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耕
耘、播种，把杂交水稻的种子播撒到九州大地和世界
五大洲。他的世界其实就在稻田里，这是他生活的全
部重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

袁隆平弯着腰，把头长久地栽在禾丛里，古铜色
的脸上绿光摇曳，连汗珠子也是绿色的。一个老农与
稻禾之间发生的轻微碰触声，忽然触动了我记忆中的
一个暗设机关，他这模样让我蓦地想起了我最熟悉的
一个老农，那是我那种了一辈子稻子的父亲。怎么
看，眼前这位老人，就像是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在
农田里耕耘了一辈子的农民父亲啊！

不是像，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
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诚然，他又绝非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农民，这样一
位依然健在的人，早已提前进入了民间信仰，在无数
吃饱了肚子的老百姓心中，他就是一个当代神农，一
个活生生的“米菩萨”。这可让他犯难了，他一听这话
就连连摆手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啊，菩萨在老百
姓心中是能救苦救难的，我又何德何能，我不过是中
国稻田里的一介农民而已。”

“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值更高”

袁隆平一直把自己当作亿万农民中的一个，他的
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和亿万个农民的故事。他有很

多农民朋友，也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农民慕名而来找
他。他的门永远是向农民敞开的，他也没有关门的习
惯。可他实在太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替他挡
挡驾。有一次，几个来找他的农民在袁隆平办公楼的
门口被挡住了，袁隆平听见楼下的动静，赶忙下楼，
把那几个鞋子上直掉泥渣子的农民迎进自己的办公
室，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几个农民开始还有些紧张
拘谨，一看袁隆平这样平易近人，模样也跟自己差不
多，一个个都放开了手脚，有的还跷起二郎腿，就像
在自己家里一样。

每次送走了这些农民朋友，他办公室的地板就会
落下许多带着泥土的脚板印。袁隆平却笑着对那些脸
色有些难看的工作人员说：“这就是接地气啊，我们这
些搞农业科研的，不能关起门来搞试验，要多与农民
打交道，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我们不但要
按照农民的需求来培育种子，还要知道农村粮食生产
方面最新、最真实的情况啊！”

由于长年累月与农民打交道，农民心里想啥，袁
隆平心里很清楚，用农民的话说，“饿肚子的时候想吃
饱，吃饱了肚子想发家”。心思对路了，才会聊到一块
儿。农民说，杂交水稻可以吃饱肚子却挣不来票子，
由于种粮食不挣钱，很多粮田都种上烟叶了，还有些
好端端的田地都抛荒了。这也是袁隆平最大的担忧，
一方面，谷贱伤农，如果粮食减产就是致命的问题，
长了嘴的都是要吃饭的，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能少。另
一方面，光靠种粮确实很难致富，为此，他多年来琢
磨出了一个法子，就是让农民“曲线致富”，譬如说他
发明的“种三产四”工程，三亩田的水稻就能打出四
亩田的稻子，以前一亩田也养活不了一个人，如今三
分地就能养活一个人。这样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田地
和劳动力用来搞多种经营，种蔬菜、水果、茶叶等经
济效益更高的作物，这样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

他多年来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

委，一直在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尽管他在“2016 年
两会再次请假，已连续缺席三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一
个新闻，但他对农民的关心从未缺席。就在今年两会
召开之际，他再次发声，呼吁要改变现行的“吃大锅
饭”般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做法，只有把钱补贴给那
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才更有利于调动那些真正种
植粮食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有保护粮农的利益，
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在如何让农民增收的同
时，他也一直为如何减轻农民的种子钱而精打细算。
他所在单位研发出了一种高产优质新品种，原打算每
斤稻种定价十二元，在征求袁隆平意见时，他一下发
火了，“一斤十二元，为什么卖这么贵？这不是坑农
吗？农民有这么多钱吗？”最后，减到了每斤九元钱的
微利销售，他还问有没有降价空间。

一个心里装着农民的人，也被农民装在心中。
2012 年秋收过后，几个农民从远在湘西溆浦县的乡下
赶到长沙，他们就像进城里走亲戚一样，给袁隆平送
来了土鸡和土鸡蛋。袁隆平待这些农民也像亲戚一
样，他们这么远送来的东西，他也会收下，但都会折
算成钱给他们，这不是买卖和交易，而是亲人间的人
情往来。不过，这些农民还不只是给他来送土特产，
他们是特意来给袁隆平颁奖的。原来，这年，袁隆平
选择他们村为超级稻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突破900公
斤大关。这次来送匾的唐老倌，惊喜地告诉袁隆平：

“我活到六十四岁了，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稻子，别说
我，我们村里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说从来没见
过！”老乡们说，“不但产量高，煮出来的饭也特别好
呷，那个香啊！”唐老倌乐得跟小孩似的，说到那大米
饭时还连连咂着嘴，一忘形，连口水都流出来了，他
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急忙用手遮住了嘴巴。几个老
乡一下乐了，袁隆平也乐了。

那个大奖牌上写作“天降神农，造福人类”八个
大字，对于前边那四个字他不大乐意，但后边那四个

字正是他毕生的追求。他郑重地接受了这个由农民颁
发的奖牌，笑呵呵地说：“我领到过很多奖，农民给我
颁奖还是头一次，在我看来，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
值更高，更荣耀！”

这是他的心里话，他一直打心眼里从农民的心愿
上去理解他们，也是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他培育出的
每一粒种子，都必须通过农民辛勤的播种、耕耘，才
能开花结果，聚沙成塔，如果说保障十三亿人的粮食
安全是居于塔顶的国家政策，那么这亿万农民就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坚实的底部。谁能养活中国？谁
在养活中国？说到底就是这数以亿计的农民，只有依
靠他们，中国人才能一直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

稻田里的太阳，蒸发出一股股炙人的水汽和热
浪，但那个被耀眼的阳光照亮的身影在我眼前越来越
清晰。

像他的身影一样清晰的，还有稻田里插着的一块
“超优千号”的标志牌，这一强优势超级杂交稻组合，
就是他最新研制出的“神秘核武器”，也是中国超级稻
第五期攻关的首选品种。那优势一看就无与伦比，从
立夏播种到现在，也就两个来月，这稻禾的剑叶已举
得高高的。这家伙也确实挺神奇，在去年的多个百亩
示范片试种，已达到了每公顷 16吨的产量目标，但袁
隆平的攻关目标是每公顷 17吨，那是迄今无人登临的
一个高峰。

一个俯身扑在稻田里的身影，张开双手，拥抱着
如尼亚加拉大瀑布般的稻穗，这双手，仿佛搂紧了人
类的命根子。这副面孔，这个形象，被载入了 《中国
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
的中国形象之一。一个人，一辈子，该要吸收多少阳
光，才会变成这样一个老而弥坚的形象，阳光不仅赋
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也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
的形象，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那犀利的眼
神，依然透着内心的明亮。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
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那刚毅的、健康的色泽，不
止是来自阳光的直射，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浑身
都在焕发着内在的光芒。

他曾说过：“原来我只想搞到八十岁就告老还乡，
但现在我要奋斗终身。”

他也曾说过，当他成为“90 后”时，希望中国超
级稻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这是中国超级稻的第四
期攻关目标，结果比他的预期提前五年就实现了。从
2015 年开始，他又向第五期超级稻目标发起了攻关。
他这一辈子都在攻关。我时常觉得他仿佛在生命与科
学的两极中舞蹈。一方面，他在向人生或生命的极限
挑战，一个奔九旬的人了，依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精
力和创造的激情；一方面，他是向科学的极限挑战。
这里且不说此前的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走过了多
么艰苦卓绝的路，只说中国超级稻从第一期到第五期
的连续攻关，从亩产七百公斤到一千公斤，每一次攻
关都是创纪录的巅峰之作，这也让中国杂交水稻一直
保持领先世界的绝对优势。

而现在，请听听他的心声：“我还想再活十年，十
年后，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搞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
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肯定！他一向是不说满话的，但这次他说的是肯
定。我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烁出一种奇异
的、甚至是神奇的亮光。我也深信，随着他向水稻高
产的极限、向人生与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一个人和
一粒种子的故事还将续写，那不是传奇，更不是神
话。事实上，他早已不是在向世界挑战，而是一直在
向自己挑战，而对于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知
道，世上从来没有永生之人，科学探索也永远没有极
限，从不承认终极真理，但有永恒的追求。而我眼前
这位老人，已经抵达或正在抵达的境界，或如卡尔维
诺所言，已进入了“时间的永恒存在或循环的本质”，
那就是与天地同在的、辽阔而博大的爱与拯救……

▲ 20 世 纪
90年代末，袁隆
平在观察两系法
杂交晚稻的生长
情况。

▶ 70 年 代
的袁隆平。

（资料照片）


